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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　　　　

译　序

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叫《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ｅｓｏｆ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

ＴｈｅｉｒＣｕｌｔｓ：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》，即《安

庆的寺庙及其崇拜：近代中国人的宗教研究》，作者是想通

过考察安庆一地的宗教现象，尤其是围绕着其寺庙而展开

研究，进而揭示近代中国人普遍的宗教意识。作者的目的

基本上是达到了。

本书作者Ｊ．Ｋ．施赖奥克（ＪｏｈｎＫｎｉｇｈｔＳｈｒｙｏｃｋ），是美

国著名的学者、心理学家，１８９０年４月２８日生于美国宾夕

法尼亚州的费城，在大学里获得了神学的学位，并曾在教会

任职。１９１６年，他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，曾在安庆圣保罗

中学任牧师，１９２３—１９２７年则任该校校长。施赖奥克在中

国生活９年，其中８年在安庆，因此他对当时安庆的社会生

活情况比较熟悉。施赖奥克对中国文化有广泛的兴趣，他

除了本书（１９３１年出版）外，还写有《国家宗教：儒教的起源

和发展》（１９３２年），并和中国学者冯汉骥共同写作了《彝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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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源史》。１９３７年施赖奥克翻译了我国三国刘劭的《人物

志》，这本译名为《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ｂｉｌｉｔｙ》（《人类能

力的研究》）的书曾在西方很流行，据说发行了２００万册，对

西方的人才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由这样的一位学者来写

一本关于中国宗教的书，可以想见他能以“研究其他文明的

宗教时所必须具备的同情心态”，客观真实地反映自己的所

见所闻，这就与带有意识形态或文化偏见的著述大不相同

了，因而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学的价值。

艾香德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：“作者在安庆搜集的这些

材料，典型地反映了整个华中地区的宗教文化风貌。”施赖

奥克选择安庆进行考察，固然是他利用了自己居住安庆的

便利，但近代安庆确也正好能满足作者研究的典型性的需

要。安庆从乾隆二十五年（１７６０）始一直到１９３８年以前长

期是安徽省的省府，而且作者生活的区域还是安庆府治和

怀宁县治的所在地，这就使作者能通过在安庆一地的观察

就可揭示多层次的信仰状况。安庆的宗教也极富代表性，

它不仅靠近道教天师道的龙虎山、佛教圣地九华山，而且其

境内有初期禅宗的重要遗迹（禅宗二祖、三祖、四祖均曾在

此活动），民间宗教的资源也极其丰富。

施赖奥克的著述，除了记录亲见亲闻外，在文献方面主

要利用了《怀宁县志》，由于安庆曾是省、府、县三级政权的

治地，因此可以明白这份文献对作者的重要意义了。施赖

奥克所用的是舒景蘅主编的民国四年（１９１５）本，此前《怀宁

县志》尚有道光本和同治本，而道光《怀宁县志》“例言”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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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风俗与时移易，知其美当并知其恶，将以维持世教，砭愚订

顽，不徒侈伽蓝之记也。皖俗淳厚，所不待言，而习尚迁流，

亦不能无失，略为论列，俾君子之欲化民成俗者考镜有资。”

其对于宗教持明显的贬斥态度，所以还要加以记录的理由，

是为对治提供材料。同治《怀宁县志》则更甚之，不仅在形

式上将独立成篇的《释道》章归在《杂记》下，而且对道光《怀

宁县志》即使出于批判的目的对佛道的记载都有严厉的批

评，其“序例”说：“前《志》（引者注：指道光《怀宁县志》）谓风

云雷雨之司、山川丘陵之主，有定祀而无定神，譬之守土者

随时变置，不常厥居，又谓人神之相代，显晦亦有运数，鬼神

能无自主？所载府主炳灵王为泰山三郎，萧公名柏轩能附

童子言祸福之类，及僧尼道俗寺观悉附祠祭，至二百余区之

多，此皆游惰之渊薮，挟祸福以惑人，至竭吾民之膏脂以奉

之，捐顶踵以从之，而乡先生又从而大书以奖之，奈之何？”

相比而言，民国本对宗教的认识就客观公平得多，一方面

说：“若夫绀宇琳宫、旃檀供养，虽见非于守道，或摄念于愚

夫。揆诸神道设教之意，亦足辅王灵所不及也。”（民国《怀

宁县志》卷九“祠祭”）肯定了宗教的社会功能；另一方面说：

“高僧异人，古多出于吴楚之间，蕲黄潜霍、庐阜九华，江南

北磊然相望，怀故与之毗接，远近数百里，盖其风流所渐，有

自来矣。今世习二氏法，高者妙达宗旨，次亦刻意冥行，及

其旁流，乃不免奇变恢诡，存之别自为教，要非资材之美者，

则亦不能有闻于时也。”（民国《怀宁县志》卷三十二“释道”）

对宗教界的杰出人士也颇能抱同情的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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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国人多不善微观，好用望远镜，动辄上下几千年，

纵横数万里，因此所记所述多经国之大事，不及市井之琐

细。而现在的史学却渐离“宏大叙事”的格局，史家趋向微

观，乐用显微镜。前后学人兴趣点不同，今天的学者想考察

当时的实情，只得借助正宗史料以外的其他资料，如小说、

档案、私人日记、笔记等，然而这些资料多非专业人士所记，

且每受个人立场之限制，未必能保其客观性，故其史学价值

自然大打折扣。７０多年前的这本小书，是一位西方学者就

近代中国人的宗教现象展开的具体而微的研究，其所以选

取微观的视角，在当时或许只是因作者主客观条件所限，但

在今天看来却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向相合。近代有不少西方

传教士来华，其中不乏学者，更有很多人留下了相关的著

述，这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份意外材料。因此这

次的翻译，希望一方面可满足本地学人好古之心，另一方面

能为今日史家的研究提供一种“第三只眼”。

本书涉及儒、佛、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，书中还收录数

幅照片，而其中景观多已不复存在，因此其对于恢复古寺建

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像迎江寺内景、学宫外观等或许都能

为今人借鉴。本书标题中的 Ｍｏｄｅｒｎ，在英文中指示“近

代”，但实际上包括了许多追根溯源的工作，因此更可以说

这是一本以寺庙为核心的安庆宗教文化的简略的通史书。

安徽省社科界正在热情地推动皖江文化的研究。毫无

疑问，安庆区域文化是皖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，我们安庆

师范学院坐落在安庆，受其文化滋养，在皖江文化研究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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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这是我翻译本书的时空机缘。皖

江文化研究也是我校学术建设的一个特色，因此本书之译

得到了学校的支持，本校校长汪青松教授更是屡予鼓励、敦

促，并惠准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丛

书》之中，使译者为学校学科建设尽微薄之力的心愿得以满

足，在此深表谢意。同时，还要感谢安庆文史研究专家、我

的同事江贻隆先生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无私支持。

程　曦

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４日于安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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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对于那些想学习、了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与宗教行为

的人来说，拥有一部像本书这样准确详细地描述中国中部

地区人民的宗教生活的文献，可太宝贵了。而本书不仅只

对这些人有益，它具体而微地展示了那些可见可感的宗教

设施的历史与现状，这为那些准备到相关地区与当地人民

一道工作、生活的传教士和其他的西方人提供了可靠的指

南。

施赖奥克先生为整理这样一本有价值的资料，吃了不

少苦，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从中可以看出他拥有研究其他

文明的宗教时所必须具备的同情心态。

本书不仅对那些在安庆工作的人具有极大的帮助，而

且也给西方的学生提供了丰富、翔实、具体的资料，帮助他

们更好地理解那些高头讲章对中国宗教的理论分析。值得

一提的是，作者在安庆搜集的这些材料，典型地反映了整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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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地区的宗教文化风貌。

我衷心地祝贺本书的出版。

Ｋ．Ｌ．赖歇尔特①

１９２４年９月于南京景风山

① Ｋ．Ｌ．赖歇尔特（ＫａｒｌＬｕｄｖｉｇＲｅｉｃｈｅｌｔ）（１８７７—１９５２），挪威汉学
家、比较宗教学家、传教士，中文名艾香德，对佛教有研究。艾香德２６岁
时来中国传教，先在长沙学习汉语。在湖南期间，艾香德接触到许多佛
教徒，他决心向僧人传播基督教。１９２２年，艾香德在南京和平门外购得
一座小山，命名为“景风山”，取“景风东扇”之意。１９３０年，他又在香港
沙田建立道风山基督教丛林。著有《中国的宗教：中国宗教史手册》、《东
亚敬神和默祷的类型》等书。１９５２年，艾香德牧师在香港道风山逝世。

艾香德向中国僧人传播基督教的做法，受到了来自基督教和佛教两方面
的批评，但他试图在不同宗教间展开对话的做法还是有意义的（本书所
有的脚注皆为译者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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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　序

我曾在中国居住９年，其中８年生活在安庆。在华期

间，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对中国人的宗教进行了研究，但每

位了解汉语的人都知道，即使是中国人自己，想仅靠一人之

力独立地翻译那些深奥的诗歌、散文、碑铭，也是何其难也，

而对外国人来说就更是不可能了。

因此，我首先要感谢许多中国朋友，特别是和我合作翻

译了一年的王日平先生（ＷａｎｇＥｒｈＰｉｎｇ），还要感谢赖歇尔

特先生、Ｄ．Ｔ．亨廷顿神甫、Ａ．Ｗ．西姆斯．李先生，承蒙他们

审阅文稿，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。

西语的参考文献比较容易开列，但其他语种的文献，则

还需附上其原文。朝代、年代依据《中国大百科》，皇帝的名

号前一般加注朝代，如“明万历”，即指明朝的万历皇帝，而

满清因时代较近，故不再标出。

在此尤其要感谢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（ｔｈｅ

ＦｉｅｌｄＭｕｓｅｕｍ）的劳费尔博士（Ｂ．Ｌａｕｆｅｒ）以及黄奎元先生

（ＨｕａｎｇＫｕｅｉＹｕｅｎ）对文稿所做的大量宝贵的校正工作。

Ｊ．Ｋ．施赖奥克

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于宾夕法尼亚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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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　论

人类曾试图根据机械论或目的论的原理来解释和描述

宇宙的运行，前者导致科学，后者则导致宗教。但如果我们

承认经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话，科学和宗教都没有达致

真理，因为二者最终都溢出了经验的领域，而将其基础建立

在独断的定义或观念之上。难怪科学家总是事先就声明自

己的公式未必精确，而信徒们也将神灵的失佑归咎于祈求

者自己的罪过。有趣的是，尽管这两大原理似乎势同水火，

但人们却并行不误，视其方便，时而科学，时而宗教。持极

端万物有灵论的原始人也能从其周边的现象中找到规律

性，而最博学坚定的科学家也会发现自己无法避免使用“应

当”、“惯例”等词。不过，总的来说，科学代表了机械论原理

解释宇宙的企图，而从哲学的观点看，宗教则是一种基于目

的论原理对人类的思想和经验范围内的事物进行诠释的努

力。

科学观念的缺失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异乎寻常的现

象，之所以说它异乎寻常，是因为中国曾产生了许多伟大的

思想家，同时也有骄人的技术发明，但这些发明却没有如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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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文明那样发展出科学。晚近的中国学者，如胡适，曾努力

发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科学系统，但梁启超却批评他对古

文献过于曲解。除了中国人自己，外国人要想弄明白古文

献的确切含义实属不易，但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：除了墨翟

及其门徒等的初步科学实践外，中国思想从孔子起，甚至在

孔子以前，就侧重于伦理与政治，并倾向于以目的论而非机

械论的方式来解释万物。

确实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号称科学之母的巫术，一本关

于“风水”（ＦｅｎｇＳｈｕｉ或 Ｗｉｎｄ－Ｗａｔｅｒ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）的西方著

作就认之为中国人的自然观。人们常将这些巫术魔法观念

行为与宗教混为一谈，但实际上它们截然不同。不过即使

在这些巫术魔法中仍能找到目的论的影子，而《尚书·洪

范》的“八、庶征”也断言气候变化与人的德行直接相关。孔

子的信徒们所持的原则有时比起真正的宗教来说更加的精

致和富于怀疑精神，他们皆反对巫术，整体上是宁可失之于

不可知论也不愿落入迷信的窠臼。但另一方面，儒家官员

们却普遍对鬼神和自然精灵的存在不持异议，并且代表被

统治的人民与神鬼们共事治理。由于古代中国官员就是思

想的领袖，自然一般民众也认可藏在自然力、社会团体、抽

象思想背后的人格神观念。

中国人的伦理情感远远大于宗教情绪。我们看到，中

国古典文献就已摆脱了那些低俗的原初迷信，甚至连《圣

经》也不能免于此。一个试图实践儒家信念的人一定是一

个道德高尚的人，即使在今天，每天按时反省自己的行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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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正自己的伦理信念对有教养的中国人来说仍是很平常的

事。但在寺庙里，那些看热闹的中国人却令人难以置信地

欠缺我们西方人认为对神灵应有的敬重，人们奚落那些献

身于宗教生活的人，我本人就经常看见人们在神坛前对膜

拜行为加以嘲弄。然而，这些不敬和怀疑态度多在白天表

现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到晚上人们就充满了敬畏与

虔诚，许多自认从不“迷信”的人，一遇到危险仍会急切地去

“临时抱佛脚”。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遭遇危急时不承

认、祈求所遇现象背后的人格神力的帮助。当然，在佛教的

朝拜中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真正虔诚的信徒。

人们在反省内心和观察他人时都会发现人格神和目的

论的混合。人们在根据目的论原则考察宇宙时，不可避免

地，会如普罗泰戈拉①所说，以人为万物的尺度，因此恐怕

也不能说宗教的神人同形论是一种过错，因为人们自然会

如此思想。看来很显然，人们在明确区分机械论原理与目

的论原理之前很久，就已经用它们来解释现象了，因此也没

必要假设，原始人或现代人先就在头脑中装了一套宇宙论

体系，然后按这些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基本原则来

解释自己的行为。我们试图刻画出那些有意无意地影响了

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行为的观念，类似的影响在其他

民族的宗教发展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

① 普罗泰戈拉，古希腊著名的智者学派的哲学家，公元前４９０前
后生于阿布德拉，他的名言是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，这一学说的本质是怀
疑主义的，其立论根据是感觉的“欺骗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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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比是根本的原则。首先，如果自然力受精灵控制，那

么这些人格神精灵也应拥有足够的人性，否则“人格”一词

就甚是无谓了。德·哥罗特①说得很对，他在那本研究中

国宗教中对死者崇拜的方式的大作里认为，死者崇拜不仅

处于中国宗教的核心地位，而且给神灵崇拜和英雄崇拜提

供了范型，构成其他信仰的那些基本观念也与死者崇拜的

类似。

有一件大家熟知但备感惊异的事，即那些目的论者时

常又并不按目的论行事。睡眠、出神、死亡这些事常自然地

被联系到一起。人们倾向于认为醒来是因为某些睡眠时缺

失的东西又进入了身体。我们睡眠时常做梦，梦中世界恍

如真实，对此的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是，当我们入梦时，我

们的灵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开始了更加自在的漫游。

但是，所有的个人最终都要停止其目的性行为———死

亡似乎意味着灵魂离体漫游过远，从而永远离开了。若人

能从酣睡中被叫醒，那只表明其灵魂的旅行尚不太遥远罢

了。晕厥和出神的情况则显得严重点，因为不是一喊就醒

的，此时中国人会爬上屋顶或敲击铜锣呼唤病人的名字，以

求招回其灵魂。如果人真的死亡了，根据古代中国人的风

① 德·哥罗特（ＪａｎＪａｋｏｂＭａｒｉａＤｅＧｒｏｏｔ）（１８５４—１９２１），荷兰汉
学家，曾在华从事研究工作。他专攻中国宗教，写有六卷本的《中国的宗
教制度》及两卷本的《厦门华人的年节和风俗》等书。有关他的情况可以
参看Ｒ．Ｊ．韦伯罗斯基的《１８到２０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———从莱布尼
兹到德·哥罗特》，收入汤一介主编《中国宗教：过去与现在———北京国
际宗教会议论文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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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，就不仅要长时间地呼喊亡人的名字、久久地等候、弄出

许多响声，还会派人沿途做法以召唤亡灵回家。亡人的服饰

在丧葬礼中很是重要，因为这也能吸引亡灵回归。《礼记·

檀弓下》就说：招魂是“尽爱之道，望反诸幽，求诸鬼神之道

也”。基于同一个理由，中国人提倡哭丧，对遗体进行细心

地处理（详细的描述可以参看德·哥罗特《中国的宗教制

度》第一册第二部分）。

正因为死亡仅仅意味着灵魂前往另一个世界，所以对

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实有必要构想这另一个世界的景象。

为大家所熟知的最简单明白的构想，当然就是认为那个世

界的外观除了某些点外，都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类似。因此，

中国人的灵魂世界里有官吏，有衙门，有警察，有法官，有完

整的社会系统，这样新鬼就能不费力地迅速就位。但是，两

个世界间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，那就是未来世界是

一个伦理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等

待罪人的是地狱中千奇百怪的刑具，为好人预备的则是天堂

里的享乐。中国几乎每个县城都有城隍庙，敬供着判官，刻

画出恶人遭罚的种种恐怖。翟理思①《〈聊斋志异〉选译》一

书翻译了多篇中国人关于未来世界的观念的传说，该书还

① 翟理思（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ｌｌｅｎＧｉｌｅｓ，１８４５—１９３５），英国著名汉学家，他
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，涉及中国语言、文学、历史、宗教、哲学、绘画等诸
多领域，他著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绘画史导论》、《古今姓氏族谱》、《中
国古代宗教》等著作，编写了《汉言无师自明》、《字学举隅》等汉语教材，

翻译了《三字经》、《佛国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。他在西方汉学界有很大的
影响，被誉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。


